梦境·艺境·神境

昨日撰文述梦，今日趁此将这一课题深化开去，从讨论梦的产生到艺境桃源的描述，再上升则宗教则有极乐、华胥与伊甸园的提法。一般来说，现实总是不如人意的，人生不如意的事情总是十居八九，真正美满无暇的人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。由于人们在现实中找不到美好环境，无法实现美满人生，由是便向梦乡中探寻，因而便有黄粱美梦
的出现。


梦，美梦，本是人们对实现生活之不足的精神弥补，更是苦难的人们赖以纾缓心灵压力的稀释剂，因而人们无时不在期盼美梦成真。然而，美梦毕竟只是美好的梦幻，现实依然是残酷的，生活照旧艰辛的，这便促使人们到文艺的境界中去寻梦，由是描述桃源等理想社会的艺术作品遂问世焉。陶渊明处在晋宋鼎革之际，其间人心之险恶、社会之颠簸、日食之拮据，无不促使作者迫切地期望理想社会的出现，《桃花源诗并记》于爰生焉。


在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诗》中，作者叙述了桃源人因秦代避乱而来到了一与世隔绝的世界，大家各自在那里耕种，也各自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。那种“春蚕收长丝，秋熟靡王税”的理想制度，那种“童孺纵行歌，班白欢游诣”的欢愉生活，那种“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”（相命肆农耕，日入从所憩）的自耕情景，乃是溷浊的现世所无法获取的。因此，作者在全诗的收束处这么写道：“愿言蹑清风，高举寻吾契。”


但话还得说回来，尽管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诗并记》惟妙惟肖地勾勒了一人间理想社会，然而这一社会除了在作者的艺术形象中可以获取以外，现实中是无法寻觅得到的。且这种现象非独中国如此，西方亦然，因而昔日曾享有“日不落帝国”之称的大英，也曾有《乌托邦》
之作问世，继而还有《失乐园》与《复乐园》
之著焉。虽说弥尔顿的两《园》是源自《圣经》故事，但我们仍可透过其作品感受到大英社会的种种污浊，触感到作者对美好社会祈望。

如果将这种艺境再度升华，便成为了一种宗教的理念，甚至后世道教好事之徒也有将桃源艺境附会成道家故事的
。但不管怎么说，陶渊明都不是天师教徒
，而他的桃源境界之描述也纯是一种艺术的表现而已，并非是为道教的洞天所作。而被道家奉为《沖虚经》的《列子》，如果按照传统的说法则为战国时期的列御寇（今河南郑州市人）所作，与更早一点的《老子》同为道家著作。可不管怎么说，在这两种著作问世之时，并无“五斗”与“天师”教团之出现，至于“三张”，乃是西京时代的事情了。然而，在《列子·黄帝》中，却载有一理想的华胥之国
，那种国度的大体情况如下。

其国无师长，自然而已。其民无嗜欲，自然而已。不知乐生，不知恶死，故无夭殇；不知亲己，不知疏物，故无爱憎；不知背逆，不知向顺，故无利害。都无所爱惜，都无所畏忌。入水不溺，入火不热。斫挞无伤痛，指擿无痟痒。乘空如履实，寝虚若处床。云雾不硋其视，雷霆不乱其听，美恶不滑其心，山谷不踬其步，神行而已。

像这种出离爱憎，泯灭亲疏的人性，不受外物所摆布的人生境界，显然是道家所追求的最高境地，无怪乎《列子》被后世道教奉为经典。


如果说道教的华胥国境乃是先有思想而后有宗教的话，则佛教的“极乐国境”无疑是宗教境界的直接投射。佛家对“极乐”境界的描述，主要出现在大本《阿弥陀经》、《佛说阿弥陀经》与《佛说观无量寿经》之中，其大致所述如下。首先，这个极乐国土处在西方过十万亿佛土之处，其周边有七重栏楯、七重罗网、七重行树，全是四宝周匝围绕。在极乐国土中有七宝池，八功德水，池底纯以金沙布地，四边阶道，全用金、银、琉璃、颇梨合成。上有楼阁，亦以金、银、琉璃、颇梨、车璩、赤珠、马瑙而严饰之。而池中莲花，大如车轮，青色青光，黄色黄光，赤色赤光，白色白光，微妙香洁。在极乐国土中，常作天乐，黄金为地，昼夜六时天雨曼陀罗华，而那里的众生则用衣裙盛着鲜花去供佛。在极乐国土中还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，诸如白鹄、孔雀、鹦鹉、舍利、迦陵频伽、共命之鸟，“是诸众鸟，昼夜六时出和雅音，其音演畅五根、五力、七菩提分、八圣道分如是等法”。且“彼佛国土，微风吹动，诸宝行树及宝罗网出微妙音，譬如百千种乐同时俱作，闻是音者皆自然生念佛、念法、念僧之心。”
处在极乐国土中，人们非但没有烦恼，而且寿命无量，因而吸引信众发愿往生此土。极乐世界不仅成了佛门净土教的向往之地，同时也成了人们理想的社会模式之代名词，这说明了人们对现实社会的厌离与对美好境界的追求。


如果说极乐国土之说仅是东方社会的宗教境界的话，则在西方社会所广泛奉行的《圣经》之中，也有“伊甸园
”境界的描述。在那块美好的土地中，非但物产丰饶，同时人性也特淳朴，不会有美丑与奸诈出现。可是，由于受撒旦的唆使，亚当和夏娃偷吃了伊甸园的禁果，因而受到上帝的惩罚，被赶出了伊甸园。伊甸园之与极乐，均是人类所理想的栖息之地，这无疑体现了人们对现实的污浊之厌恶，同时也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环境的向往与憧憬。


从人们寻常的美梦，发展到对美好国度的描绘，继而进入宗教的圣洁境界，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社会的追求，表现了人们对理想社会的企盼，已经成为了群体意识。只是在境界上有递进阶层之分：即从个人的憧憬发展到艺术的再现，进而升华为宗教的神境而已。为此，我们可以将伊甸与极乐握为一梦，也可以将一梦拓展我艺境与神境，除了阶层有别以外，其造境却不殊。

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三年六月三日

�据唐人沈既济《枕中记》所载：有个名叫卢生者在店中向一道士诉说自己的贫困，道士得知其情况后，便从行李中取出一个枕头来，对他说：“你枕着这个枕头睡，就可以获得荣华富贵。”这时，店主人正在煮饭（黄色的小米饭）, 离开饭时间尚早。卢生就枕着这个枕头躺下，不一会儿就睡过去了，他在梦中梦享尽了荣华富贵。可是，当卢生一梦醒来时，发现小米饭还没煮熟，这便是黄粱美梦的故事。


�乌托邦  乌托邦（Utopia）本意为“没有的地方”或者“好地方”。英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托马斯•莫尔所作。《乌托邦》虚构了一个航海家航行到一个奇乡异国（乌托邦）的旅行见闻，在那里财产是公有的，人民是平等的，实行着按需分配的原则，大家穿统一的工作服，在公共餐厅就餐，官吏由秘密投票产生。


�《失乐园》与《复乐园》均系英国诗人弥尔顿（1608～1674）所作。《失乐园》（Paradise Lost），全文12卷，以史诗一般的磅礴气势揭示了人的原罪与堕落。诗中叛逆天使撒旦，因为反抗上帝的权威被打入地狱，却仍不悔改，负隅反抗，为复仇寻至伊甸园。亚当与夏娃受撒旦附身蛇的引诱，偷吃了上帝明令禁吃的分辨善恶的树上的果子。最终，撒旦及其同伙遭谴全变成了蛇，亚当与夏娃被逐出了伊甸园。《复乐园》是继长篇圣经题材《失乐园》之后的又一力作,也可说是《失乐园》的续篇。作家以饱满的热情讴歌了耶酥的降生，讲述了耶酥抵御住撒旦的诱惑，从而拯救人类重返伊甸园的故事。


�在后世道家的三十六小洞天中，列桃源山洞为第三十五洞天。而去桃源洞探奇的刘驎之（刘子骥），也被个别道书奉为道教祖师。


�陈寅恪先生则认为陶渊明与佛教绝对没有关係，他仅仅根据陶集中《形影神》三首作品，便给渊明安上了一个“天师教徒”的身份，此举是很欠慎重的。


后人景仰，但他在确定陶渊明是天师教徒这一断语上，似乎仍然缺乏十分得力的证据。


�《列子•黄帝》载：“（黄帝）于是放万机，舍宫寝，去直侍，彻钟悬，减厨膳，退而间居大庭之馆，斋心服形，三月不亲政事。昼寝而梦，游于华胥氏之国。华胥氏之国在弇州之西，台州之北，不知斯齐国几千万里，盖非舟车足力之所及，神游而已。其国无师长，自然而已。其民无嗜欲，自然而已。不知乐生，不知恶死，故无夭殇；不知亲己，不知疏物，故无爱憎；不知背逆，不知向顺，故无利害。都无所爱惜，都无所畏忌。入水不溺，入火不热。斫挞无伤痛，指擿无痟痒。乘空如履实，寝虚若处床。云雾不硋其视，雷霆不乱其听，美恶不滑其心，山谷不踬其步，神行而已。黄帝既寤，怡然自得，召天老、力牧、太山稽告之曰：‘朕闲居三月，斋心服形，思有以养身治物之道，弗获其木。疲而睡，所梦若此。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。朕知之矣！朕得之矣！而不能以告若矣。’”


�以上描述主要依《佛说阿弥陀经》之所载。若在佛门，还有以药师为代表的东方琉璃净土与以弥勒为代表的兜率净土，皆是功德庄严的境界。


�据《旧约·创世纪》的记载，伊甸园在东方，有四条河从伊甸流出滋润园子。这四条河分别是幼发拉底河、底格里斯河、基训河和和比逊河。上帝在东方的伊甸，为亚当和夏娃造了这样一个乐园。那里地上撒满金子、珍珠、红玛瑙，各种树木从地里长出来，开满各种奇妙的花朵，非常好看；树上的果子还可以作为食物。河水在园中淙淙流淌，滋润大地。河水分成四道环绕伊甸：第一条河叫比逊，环绕哈胖拉全地；第二条河叫基训，环绕古实全地；第三条河叫希底结，从亚述旁边流过；第四条河就是伯拉河。作为上帝的恩赐，天不下雨而五谷丰登。上帝让亚当和夏娃住在伊甸园中，叫他们修葺并看守这个乐园。上帝吩咐他们说：“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。”亚当和夏娃赤裸着绝美的形体，品尝着甘美的果实。





